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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像
羅伊躺在床上，略顯急促的呼吸彷彿是在向不知何處的死神要求一點時間。

用盡所有的力量開口：「畫像，只要留下那幾幅，其他的把它給燒了…。」

「是…，閣下。」所有人帶著哽咽的聲音點了點頭。

手伸向了天花板，黑色的眼眸帶著年輕的光芒，就像是看見期待已久的事物般露出笑意：「R-I-Z-A，你來了…」

他帶著笑容，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人生就像齣戲，而我和她的這場戲卻是齣荒謬的悲劇。故事的緣由已經無法想起，只知到了最後我失去了她。
故事很長，就讓我長話短說吧。二十年來的故事真的太長，太長了。

我只知道我無法忘記，她的那頭金髮和那褐色的雙眼，還有那雙長期握槍而粗糙不已的手。
           *                                *
這是故事的結尾？

在心裡面反覆的問著自己，看著全身是血的她。

明明是夏日卻感到一股寒意，使自己全身顫抖起來。

「莉莎…」看著那已冰冷的身體想過去卻被一群部下擋住自己的去路。

「將軍，她已經走了，請節哀。」

「叛軍還沒完全就範，為避免閣下危險，請恕我等僭越。」所有行禮的軍人們，所說的話全都一樣-----阻止我看她最後一面，為了一個女人太不值了。

我知道我該轉身離去完成接下來所有的事。理智面不停的告訴我該這麼作，但身體就是不停使喚，腦中還不斷的迴盪著她離開我時，那最後一抹的微笑。

沉默了許久我開了口：「讓開。」
「閣下」

「全部讓開。這是最後一次了，讓我再好好的看著她。」
圍繞在我身邊的下屬們讓開，讓我走到她的病床邊。

撫摸著她的臉龐，擦去血汙說：「妳是個大騙子，不是說好了你要毫髮無傷的回來嗎？為什麼受了那麼重的傷…」

「為什麼…今天我不想妳離開我，你知道嗎？」手從口袋裡拿出了一個盒子，打開拿出了一枚戒指說：「原本想將這個交給你。我是這麼決定的。可是好像沒有辦法了…。」
我將它戴在她開始逐漸僵硬的無名指上：「妳不淮忘了我，明白嗎？我以上司之名命令妳。妳明白嗎？」

「妳可以當成這是處罰，也可以當成是我和妳的約定。我該走了，還有事等著我處理。」戴上了軍帽，我轉身離去。

「閣下，襲擊中校的人找到了。」一個長年來跟隨的下屬在身後說：「請問要如何處理？」
「把他們全部殺了，還有…」
「是…閣下？」

「不，沒事。你先下去吧！」

「是。」

在他離去後，我一個人看著窗景。
我感到心裡的一個角落開始傳出了哭泣聲，而臉上卻沒有一滴淚水，但我很清楚我的心開始死去。

過了數日我知道了，襲擊她的人是反叛軍方的人們。我在她死去數年後，我達成了目標，站上了那高位，也為她報了仇。在這段時間內支持我的除了恨意外，還有對她的思念，然而我卻覺得失去了什麼…。
           *                                *
「閣下，時間到了。」

「是嗎？我知道了。」冰冷聲音傳了出來，隨之傳來的是金屬的碰撞聲。

放下手中不停擦拭的手槍，拿起桌上的軍帽。

起身看著在廣場中聚集的人們，用著無機質般的神情觀察。

黑色的額髮蓋住了眼神中的絕望，他搖著頭帶著嘲諷笑容看著人們。

「是該做什麼像什麼是吧？妳曾說過的，那麼我只是這麼做了。」

嘴裡淡淡的說出了這些字眼，戴上了軍帽。

被壓下的額髮，掩蓋住他的神情，也將他的意識放逐在深海中…。

「該走了，大總統閣下。」

叫喚聲在耳邊響起，一頭金色俐落的短髮，對著他行禮。

走過一排的隨從，燦金色的長髮站在外的身影。

那個熟悉的身影，讓差點自己叫出她的名字，在剛出口的那一刻停了下來。

她己經不在了，即使是再怎麼相似也不是她…

起步走向外，後方跟隨的人們離他十分遙遠。

回過頭去，想照著過去的習慣尋找距離自己三步之遙的身影，卻看不見過去的那個身影。

失落的心緒在心中不停的擴散，殞落。

廣場上歡呼的人們，不知為何在自己眼中成了一場鬧劇，喧鬧的聲音傳不進耳中。機械般的回禮，彷彿這一切不存在。

一切如虛幻的戲劇般，台下的人們的表情的深意不願去思考。

不再有喜有悲，從她死去的那一日起，不再有莫名的喜悅

他自己很明白，他的心從她死去那一日起開始逐漸死去。

在心中一個不知名的角落，他正畫著一個逐漸模糊的影像。

                *                                  *

約定不曾實踐，曾緊握的雙手許下一生的承諾。

一生中未曾向他人訴說過的狂傲的話語，在那一刻成了永恒，從此時光開始無情流動，在下一刻卻成令人哀泣的過往，曾要她相信的話語在此刻成了空話。

當時自己曾對著她說過的話，卻在心裡狠狠的留下烙印。

深夜一個人在書房內，習慣性的開了口：「莉莎，咖啡。」

沒有任何人回應，只有風聲回應自己。

放下了筆，苦澀的微笑了起來。

我到底在幹什麼？明明就明白她不在我的身邊…

拿起已成擺飾的手槍，熟悉的曲線，冰冷的觸感，是給予自己的提醒。

在心裡不停的想著她，看著窗外的一切。

把思緒穿過所有的事物，直到大海的深處，沉到最深處，卻在海浪打起時，再次回到自己的心中。

那金髮的身影逐漸的模糊，唯一有印象的是那褐色的雙眼和那雙粗糙不已的手。

腦中的聲音也開始風化，所有的話語開始班駁不清

臉孔上的雙唇開開闔闔，辦認不出想說的是什麼？

眼眸中那帶著哀愁的眼神，到底是想描繪著什麼？

猛一回頭，發現自己開始遺忘。

想將記憶裡畫面留下，於是拿起筆畫下了許多的事物。

於是開始作畫，沒有原因，也沒有目地。

筆下不斷的畫著相同的相貌，在不同的光影下的所有變化，不同的表情。

素描、油畫、水彩畫，一張張的主題只有一個人。

那金色的髮，褐色的眼眸、最愛的臉龐浮現在面前。

每當畫完時，看著畫，想著過去那個人會擺出這種表情是什麼時刻。

靜靜的坐在那，想著那人的一舉一動，不久便想起那槍聲及那令人心碎的呼喴聲：「莉莎…」，還有滿身血汙的身影。
悔恨的情緒充滿著自己，為什麼當時要讓她離開…

淚水開始流下，看著畫室內一幅幅的畫感覺到絕望。

我何時才可以離開這個舞台？女主角已離場，只剩男主角獨撐大局，這場戲還可以演出多久？

如此春去冬來，畫已堆滿了這間房間。

在宅邸北邊走廊的牆上掛滿畫，在冬夜裡開窗照映月光看著她的身影。

看著看著在不知不覺間睡去，當醒來時卻看見畫被北風打滿了霜。

當霜溶化時竟覺得所有畫裡的人兒正在落淚。

撫摸著畫中的人兒，安慰著她。

「別哭了，別哭了，莉莎…我要你保持著笑容…」說完自己也泣不成聲。

等待時間的流逝竟然會如此的久，久得已忘記了所有的事物。

「閣下，你的畫中的人物都是同一個人物。那人是誰呢？」

每當有人問起時，我好想正面的回答。她是…誰…是我最愛的女人。

「那人是…」才剛開口，卻被打斷。

「這是閣下的私人問題，請別多加詢問。」

看著身邊的人們極力的迴避這個話題，我淡淡的閉上眼。

為何連這個問題都不讓我回答，我想說她是我一生中唯一摰愛過的女人啊…

「閣下，下次此問題別回答了。這是您的私人問題不是嗎？」

「是啊！我知道。」手拿著畫筆，畫出了模糊的輪廓。

「哈博克，你看我對她的記憶越來越模糊了…」

「閣下，這是因為時間已經過了很久了…」

「我明白…」放下了畫筆看著哈博克的臉。

「她離開已經二十多年了。記憶會模糊是一定的…閣下。」

「不該是這樣的，她是我生命中的最愛啊…。我該把她深深的烙進記憶裡才對…」

搖頭急著說： 「我想留下對她的一些東西啊！這件事我明白，但是我不能為她留下什麼。留下的只有她的記憶…」在月光的照映下，班白的髮特別明顯。

「如果畫多一點的話，就可以多留下幾分對她的回憶。那麼我畫了這麼多幅，可以算是等價交換了吧。」

「閣下，您何時會停止？」

「到我死去的那一日吧！」

「閣下，您瘋了吧！」

帶著苦笑，抬頭看著那個擔心的人說：「如果我瘋了，從她死去的那一日吧…」隨後發出了絕望的笑聲。

「您…您真的瘋了…」那人轉身離去，當大力的關下房門時，我闔上了眼。

「高處不勝寒啊！莉莎…」在笑聲的之後，隨後是令感到悲哀的哭聲。

這是在二十年前的這一夜，從未流下的淚水，在此時開始決堤…。

我想見妳啊…妳何時才會再回到我的身邊啊…

想去另一個世界找你，卻沒有辦法啊！

為什麼要這麼的殘忍…連我想保留你的機會都沒有。

如果要放棄這個世界就可以找回你的話，我願意，為什麼連這個機會都沒有…

在月光下的是滿身血汙，卻是帶著淡淡笑意高貴女子的畫像，在女子手上戴上的婚戒，這是羅伊最後的印象，記憶的斷點。

「羅伊…可以畫一幅畫給我嗎？這是我一生中最後一次對你的請求。」

「我不希望你還會記得我，因為你會悲傷、會哭泣。你是比任何人都還溫柔的人，所以我不要你悲傷…」

「你只是留下一幅畫就好…那是我最完美的，最美的時刻…」

看著長廊中的畫，一幅幅的看著自己。
我悄聲的說：「妳最完美的，最美的時刻，我一一為妳記下了。但是還有一個時刻沒有記錄下來…當那個時刻被記錄下來時，我會來陪妳了…，我終於想起來了，這會不會太久…莉莎…，等我。我會去找你，不論多久。」

＜阿爾馮斯．哈博克訊＞

今年亞美利斯多斯美術館將會新增館藏數幅畫像，此畫像是由總統府所捐贈，為前任大總統馬斯坦古的遺作。在美術界中，馬斯坦古大總統的作品，一直引發討論。除了筆法外，還有作畫的主題相當的獨特。據謠傳指出馬斯坦古大總統曾為此主題畫了不下上百張的畫像。但是逝世前一日交代了親信只保留數幅畫，其餘的全數焚毀。

在這批畫像是以同一位女子為主題的畫像，這位女子的身份格外令人猜疑。由於於舊照片中曾出現此女子的身影，再加馬斯坦古大總統在死去前年的專訪中曾提到，此女子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伴侶也是唯一的戀人，因此這位女子為馬斯坦古大總統的戀人的傳聞在美術界與歷史界中格外令人信服。

在這批畫像中有一張女子身穿白紗禮服的畫像，大部分的人相信此畫是馬斯坦古大總統的生前一年所繪，…其意義據推測…，但馬斯坦古大總統的親信們沒有人願意說明此畫的意義，以及所發生的時間…。

在那幅身穿白紗女子畫像的畫紙背面的一角寫著

To Riza:
It’s not true, but I hope it can come true.  I love you. 
                                           By R. Mustang
